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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奉

方言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
至今未竟。本人是“存方”的拥趸
者，因为方言中有些话语较之其
对应的官话（普通话）,在叙事、状
物、抒情时，显得更加“准确、鲜
明、生动”。就拿咱胶东方言来说
吧，窃以为就有不少话语，较之其
对应的官话就更加显得别有“灵
性”。

以一个“痒”字为例。笔者查
过《词海》《现代汉语词典》《古代
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均未得到令
人满意的解释。如《词海》解释：

“痒是一种皮肤的不适，引人欲挠
的感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
释：“痒是皮肤或粘膜受到轻微刺
激时引起的想挠的感觉。”而《古
代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根本就没
有对“痒”的专门解释。只是在

“ 养 ”的 解释中 最 后 一 条释为
“痒”。窃以为以上解释均未能准
确地挠到痒的“痒”处，倒是咱胶
东方言，对痒的表达更为“准确、
鲜明、生动”。

胶东方言把痒的感觉细分为
“痒痒”、“刺闹”（刺痒）、“嬉痒”
等。而“官话”的主要字词工具书，
对“痒”字的解释，只不过是咱胶
东方言所要表达的“痒痒”；而对

“嬉痒”，在“官话”的主要字词工
具书里均未见述及。更有意思的
是，在述及被人胳肢时的感觉时，
也是以一个“痒”字“了得”。君不
见各种影视剧中，有人被胳肢、讨
饶时，也总是嘻嘻哈哈地说：别！
别！我怕痒。其实，此情此景真实、
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咱胶东方言
所说的“嬉痒”——— 一种被他人触
摸到身体的某些部位时，产生的
一种难以忍受、杂以欣喜的奇妙
感觉。而对这种奇妙感觉，是没有

“引人欲挠的欲望”，挠也无济于
事。只有他人停止触摸，“嬉痒”的
感觉才会立马消失。不言而喻“嬉
痒”和痒并非完全是同一种感觉，
以一个“痒”字以蔽之，显然是以
偏概全。

那么对这种奇妙感觉，到底
应称之为“嬉痒”？“戏痒”？“喜
痒”？还是“嘻痒”？窃以为皆无不
可。“嬉痒”和“戏痒”是表明此种
感觉多是在“嬉戏”时发生；“喜
痒”是指该感觉多掺杂了些喜悦
的情绪，而且多是在喜悦的氛围
中发生；至于“嘻痒”，理由似乎也
很充足，因为当此种感觉发生时，
多会伴随着嘻嘻哈哈。以上表述
不仅准确，而且有声、有色，都和

“鲜明、生动”更加沾边。自忖：嬉
痒一词不仅应该进入各种语言文
字工具书的词条，而且还应该荣
登各种书籍、报章杂志的大雅之
堂。一己之言，姑妄说之，诚望方
家指正。

安家正

磨坊，曾经家家户户皆有，
一般都在厢房，东厢里除了农
具就是一盘磨，可大可小，上下
两片，收获的粮食必须深加工
才能做饭，磨坊（房）就应运而
生，老烟台堪称“遍地磨坊”。

最初是家庭磨坊，工人是妇
女和孩子，男人是很少光临磨坊
的。最轻佻的男人，定都也就是
逗留在磨坊门口，装着无事徜
徉，图谋一睹卸磨归去的靓女风
采。别说，从磨坊出来的少妇，蒙
上一层面粉，恰如搽了薄粉，为
面庞增加了白皙，煞是好看。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孩子
10岁开始推磨比比皆是。近年见
有人说昔日的孩子放学之后，好
像只有嬉戏，童年充满了欢乐，
其实大谬不然。那是有“进项”的

人家，可以到粮店里买成品粮，
没钱的人家得自己推，哪个孩子
不打怯？推不多时候就头昏眼
花，让大人扶出了磨房，好长时
间找不到东西南北。

街里的磨坊多在胡同口的
“闲房子”里，由热心社会的公
益人士独资或者集资建成，一
段时间之后，也由他们找人錾
磨（即加深纹理），很像乡村中
村口的碾，都是社会和谐的载
体。人们拿了粮食来，轮流用
磨，没人收费，也无人管理，你
推我让，谁急着下锅，谁就先
用，用完了看下一家加工什么
粮食，如果跟自家相同，决没人
打扫磨底；相反，则打扫得干干
净净，予人方便，以免混淆。久
之，这磨、这碾都不知道谁家的
了，成为一种公共设施。

当然，后来磨坊主应运而
生，商家不会忽略这一商机，民
以食为天嘛，每条马路上都涌
现了粮店。前店后厂，柜台上各
种五谷杂粮，各色精粗面粉任
客挑选，后面则是作坊，磨在工
人的汗水中转动。再后来就出
现了磨面机，烟台人叫“钢磨”。

粮店的面粉是上斤称的，或者
论斤卖的，直到出现一个“瑞
丰”面粉公司，才有了“风帆”牌
的袋装面粉，每袋44斤，比解放
后的“81粉”（即100斤麦子出81

斤面）还白。
烟台的磨坊“腿”很长，远走

东北，在那里主宰了粮食市场。
莱州有个张廷阁，他在抗美援朝
捐献飞机大炮时，捐了一架飞
机，就叫双合盛号，就因为他开

了“双合盛面粉公司”。苏联红军
进入东北，他任哈尔滨市市长，
就是用“双合盛”库存的面粉保
证了军需供给的。没有张廷阁，
很难设想日寇投降后的哈尔滨
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芝罘宫家岛的张桐人，也
是在哈尔滨经营磨坊的，他的
面粉生意做得也很大，以致离
开烟台时将众多的房产全部捐
给了慈善机构。

林红宾

后寨村位于栖霞市之西北
隅，西接龙口，东毗蓬莱，其后
面有一座小石山，曰三县顶，意
为一脚踏三县之地。

明万历年间，有几户杨姓
人家从登州府杨家营迁徙而
来，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几
经繁衍，现有220户，600多号人
丁，绝大多数村民姓杨。

这里民风淳厚，古道热肠，
较之山外，迥然不同。尤其有些
风俗，不受世俗影响，经久不
衰，古色古香，人情味足，常被
外人所称道，这对于当今时代
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
益。

后寨村地处北崮与南崮西
麓的山洼里，地理位置偏僻，交
通甚为闭塞，历来被兵家所看
重。据传说，当年唐太宗御驾东
征来过这里，在附近留下了许
多与之相关的地名，尤其在北
崮遗迹颇多，故有民谣：“北崮
顶，十大景，龙墩棋盘插旗顶，
石镯沟，七眼井，钦马湾，运粮
道，东西校场梯子磴。”此举虽
说不是正传，但却多见于野史，

《隋唐演义》尽述这段传奇。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如此这般，务必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后寨人抬脚就上山，
遍地是石头。先民看好了这处
山川灵秀，建村造屋时，自然就
地取材，掌钎抡锤打炮眼、放石
炮，持錾舞锤镩石块、凿石条、
劈石板……可谓在石头上做足
了文章。

后寨村现有石屋79座240

间，大多有七八十年之久，有
的甚至多达百年。这些石屋全
是由清一色的花岗岩砌成。錾
墙所用的块石经过精镩细琢，
四角规齐，上平下平，逐层垒
成，“腰线”则用石条紧锁，屋
檐用页岩探出。有的块石以锅
铁作垫，使其坚固耐久。小河
以南，有14座石屋依山搭建，
因场地狭窄，只好走北门，由

“过道”入院进屋。小河以北有
石屋65处，为了行走便捷，留
有两个“串堂过道”，连串4座
石屋，从前街直达后街。“过
道”上面又建石屋，可住人，可
堆物，惜地如金，设计奇巧。村
中有碾屋，石碾从古至今，常
碾不辍，磨着悠悠岁月。只是

石磨石臼弃而不用，却蕴藏着
对往昔的记忆。纵观后寨石
屋，沿河而建，或成簇，或成
片，别有情趣，极富沧桑。

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将
军率领子弟兵在这里开创了艾
崮山区革命根据地，兵工厂、被
服厂、渤海银行就驻在后寨村，
村民为了腾房子给子弟兵，甘
愿到野外挖洞而住。日寇先后5

次偷袭后寨村，将房屋烧成废
墟，有5名村民被活活烧死。抚
今追昔，钩沉稽往，峥嵘岁月，

历历在目。
当年从后寨村奉命迁走的

兵工厂，早已发展壮大，现已更
名为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厂址在淄博。该公司不忘当
年军民鱼水情深，于2011年11

月，特地派人来后寨村慰问，并
在兵工厂原址竖起军旗状的石
碑，上刻碑文，记述着那段可歌
可泣的战斗历程。

这些传奇被村民当作口头
文学代代传承，以致妇孺皆知，
耳熟能详。

登登州州五五日日的的匆匆匆匆过过客客

崔强

夜里读《寒食帖》，竟有些
浮想联翩。品其诗，苍劲沉郁，
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
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论其
书，笔酣墨饱，神充气足，恣肆
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
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
毕现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
画信手烦推求”、“自出新意，不
践古人”的精髓。

便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
史、书法史、政治史上极有地位
的人物，也与胶东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中学语文课本中录
有《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这
是苏轼在今天的诸城任太守时

的词作。其时正因与王安石变
法存在政见上的不同而遭到贬
谪。苏轼任知密州军州事两年
多的时间，政绩卓著，并与密州
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此，
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有这样
的表述：“余既乐其风俗之淳，
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在调
离密州前所作的《别东武流杯》
一诗中，诗人也表达了对密州
风物的深切眷恋之情：“莫笑官
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
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
君。”不仅惟此，他在密州还给
我们留下了诸多瑰丽的诗篇，
比如那首烩炙人口的《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同时期其胞
弟子由也正在济南为官。

苏东坡任登州太守是在
1085年10月。距他于宋神宗熙
宁七年来密州（公元1074年）已
经有十年之遥。此时他已经过
乌台诗案及六年的黄州之贬连
番打击，刚刚复出，已无意再入
仕途，“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
真为田舍翁”，准备在江南宜兴
安度晚年了。然王安石变法失

败，以司马光为首的后来被称
为元祐党人的保守派重掌大
权，朝廷任命苏东坡为登州太
守。据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
所记，他是在现在的青岛附近
乘船，环山东半岛航行到达登
州的。

在苏东坡来登州之前，当
地百姓虽临海而居，晒盐极便，
但朝廷有令不得自食其盐，一
律皆食官盐。这种守着自己的
盐而不能食，反而还要掏钱买
盐吃的制度造成人民很大负
担。苏东坡经过考查后，认为民
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
三害”。即为民请命，上书皇上

《乞罢登莱榷盐状》。虽苏东坡
仅在登州任职短短五日，却成
就了一件利民千年的大好事。
自此，登州、莱州百姓不食官盐
的制度延至清末，大大减轻了
当地人民的负担。诗人刘征在

《访苏祠》一诗中云：“论盐五日
苏民困，岂止狂歌海市空。眉宇
高寒遗像在，登山第一礼髯
公。”人们建祠纪念苏东坡，实
在是情理之中。

1085年10月20日，东坡接
到朝廷进京任礼部员外郎的任
命。11月上旬在他离开登州时，
蓬莱的海天也特别作美，为这
位屡受磨难却始终以超然的心
态对待人生的才子徐徐展开了
一幅壮丽的画卷。他在《海市
诗》的序中说：“予闻登州海市
旧矣。父老云：‘常见于春夏，今
岁晚不复出矣。’予到官五日而
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
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此诗。”
据《东坡志林》（稗海本）卷六
记，这首《海市诗》是由当时正
在登州任职的史全叔保留得以
流传的，诗尾“元丰八年十月晦
书呈史全叔承议”的跋亦可佐
证。苏轼去逝后的第二年，受所
谓“元佑党”案的牵连，镌有《海
市诗》的碑刻被毁。现存的三块
石刻是由后人根据史料重新摹
刻的。

“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
祠！”我们应当庆幸东坡先生与
我们曾有过短短的交集。那五
日的匆匆过客实在有着太多太
多悠长的回味……

试说胶东方言的灵性

芝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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